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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一个‘藏家’”

新闻晨报： 您更希望被称为罗丹艺术中心的 “创始
人”，而不是“馆长”，为什么？

吴静：我只是一个喜欢收藏雕塑的人。可能因为收藏到
一定数量，并且得到了西方专家的学术性建议，藏品越来越
成体系。但我绝不是一个专业的博物馆馆长，这里所有的展
品，除了6件是经过法国总统马克龙签字批准从法国借展
的，其他都是我们自己的收藏，所以我只是一个“藏家”。

新闻晨报：这恰恰是您最独特的地方———您是这些世

界级艺术品的拥有者。这需要雄厚的实力。您是什么时候
意识到自己家庭的财富足以支撑如此规模的收藏？

吴静：其实我们并非抱着“家里很有钱”的心态去收
藏，最初纯粹是出于喜欢。我在欧洲长大，从事钟表鉴定工
作，收藏最初我也很“杂”，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只是出于
喜欢。大概 20 多年前，当时法国奥赛博物馆的馆长，也是
我的好朋友，很严肃地跟我说：“你不能这样收藏，只会是
个‘杂家’，不会有话语权。你应该收藏一个你能钟爱一生
的品类，并在这个品类里拥有话语权。”
她的话点醒了我。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我能专注一生

的？在奥赛博物馆，我看到最多的就是雕塑。雕塑是一个城
市的图腾，立体、多维，冲击力比绘画更直接。而且，物以稀
为贵，雕塑家的创作比画家更辛苦、风险更高，一件作品如
果雕坏了一部分，可能整个就废了，而画可以修复、覆盖。
所以我告诉那位馆长，我决定收藏汉白玉雕塑。她当时很
吃惊，因为很少有中国女性收藏大型雕塑。我喜欢汉白玉，
首先是因为它美，洁白无瑕。其次，西方博物馆里那些巨大
的汉白玉雕塑，经历几个世纪，只会越来越少，最好的汉白
玉产自意大利卡拉拉小镇，从 13世纪开采到 19世纪末，
矿就枯竭了。原材料没有了，不再生产的东西，才会随着时
间越发珍贵。

新闻晨报：您被称为“汉白玉雕塑收藏女王”，如此庞
大的收藏，必然需要巨额资金。这既是您个人的热爱，是否
也是一种财富的传承？您是如何说服家人支持的？

吴静：我一直说自己是一个“败家女”，为了收藏雕塑
耗尽了家族的钱。最初当然有分歧，我的家族在欧洲做房
地产起家，上一辈认为不动产和现金最安全。但我认为，在
时代发展中，房地产并非最可靠的保障，现金永远在贬值。
我说服他们关注艺术收藏。在西方，国家鼓励民间收藏，用
很低的税收激励富人购买和保护艺术品，而遗产税可能高
达 70%。艺术品，特别是已故作家的古典艺术，只要真伪
没问题，永远是增值的，不会贬值。
我告诉他们，人都会死，留下什么值得思考。家族的精

神传承比财富传承更重要。财富有两种，物质的和精神的，
我认为后者更重要。另外，我收藏的每一件作品，尤其是罗
丹的项目，都由法国罗丹博物馆等权威机构鉴定、建议购
买，我几乎是“零犯错”，这让他们很放心。我妈以前叫我
“败家女”，说我败光了爸爸和爷爷的钱。（笑）但现在，他
们从不解、不安，转变为理解和支持。

“财富积累不只是银行数字的增加”

新闻晨报：您是在欧洲长大的第三代华人。是什么契机
让您把目光投向中国，并最终将罗丹艺术中心带到上海？

吴静：我 2012年左右开始频繁来中国，看了很多中国
博物馆。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博物馆主要展示本土
文化，体系相对单一，不是每个人都能出国深入感受。我觉
得，我们需要在中国本土引入国际文化，“与国际接轨”，

让孩子们能像翻百科全书一样方便地接触。
后来我去几个美院走访，看到学生们很认真，但对着

比例失真的石膏像临摹，我很痛心。我觉得，应该为这些孩
子提供从小接触真迹学习的机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杭
州的一位领导，他非常支持，将杭州图书馆的一个场地免
费给我使用，条件是必须公益、不收门票。我算了下，三年
的投入总额虽然对我的家族来说不是小数目，但也不至于
倾家荡产。我觉得，人的财富积累不只是银行数字的增加，
更是对社会所做有意义之事的累积。我愿意试试。
于是，在 2017-2020 年间，我与奥赛、卢浮宫、罗丹博

物馆的馆长们合作，从我的收藏中筛选作品，在杭州设立了
“欧洲艺术馆”，想做个温和的尝试。结果让人惊喜，大家不
仅接受，而且喜爱。有很多美院学生来写生，这让我备受鼓舞。
后来，罗丹博物馆计划在亚洲设分馆，最初考虑日本

或新加坡。我极力说服他们来中国，我说中国已经准备好
了。我带他们见了中国国家文物局，得到了大力支持。于
是，经历了 8 年的时间，才有了 2024 年 9 月在上海开幕
的罗丹艺术中心，选址在上海世博会原法国馆，这里曾是
2010 年我带着两个孩子排了 3 小时也没能进去的地方，
场馆的光线和动线非常适合雕塑展出。

新闻晨报：您是唯一名字被刻在卢浮宫“名人墙”上的
亚洲人，能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和您的收藏有关系吗？

吴静：（笑）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完全明白。卢浮宫
从 1805 年起，每年在全球选两个人刻上“名人墙”。2023
年，他们发邮件邀请我参加一个晚会，我起初以为是普通
社交活动，不想去。馆长坚持说有个“惊喜”，而且是“我
带不走的”。去了之后，他让我和另一位先生上台拉了一
下幕布，墙上露出了我的名字。那一刻我非常震惊。馆长后
来说，他们一致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艺术文化的热
爱和推广努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们。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新闻晨报：据说您为了罗丹艺术中心这个项目，放弃了法
国国籍，加入了中国国籍，并把财富和藏品“搬”回中国。为什么？

吴静：很多人好奇。对我而言，国籍只是一个身份的通
行证。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十几年来的高速发展，国民素质
不断提高，这是一个友好、团结、勤奋的民族。最近我看到
腾讯、京东、华为都在建博物馆，中国的顶尖企业开始全面
关注这一块，这是个非常好的方向。大英博物馆最初也不
是政府出资，而是由精英、企业家们捐赠藏品建立的。我希
望中国先富起来的人，也能一起建立属于中国的国际博物
馆，这比留下钱和房产更有意义。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作品”

新闻晨报：艺术中心于 2024 年 9 月开幕。筹备过程中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吴静：资金是其一，但后来发现最让我痛苦、甚至多次
想放弃而哭泣的，是“被误解”。很多人质疑我为何要做这件
事，一定有所图。我说没有目的，他们反而更怀疑。自证是最
难的。我从法国“空降”到上海，没有朋友，被误解是正常的。
这八年，我一步一步走下来，用行动和时间证明了自己，也收
获了真正理解和支持我的朋友。我说我是“遇贵人命”。

新闻晨报：您似乎也在尝试用更多元的活动来激活场
馆，比如与昆曲的结合？

吴静：对。那是上海昆剧团的团长来参观时聊出来的。
她也是温州人。她告诉我，昆曲去法国巡演，没有歌剧院愿
意接。我立刻懂了，她走的路和我带罗丹来中国一样———
需要被理解。我提议让昆曲演员在罗丹雕塑前表演，那种
中西文化、刚与柔的视觉碰撞会很强。我们邀请了 11 个国
家的驻沪总领事和文化参赞来看。结果，西方友人们非常
震撼，现场就有好几个国家发出邀请。文化“走出去”需要
智慧，主动上门和受邀而去，关系完全不同。

新闻晨报： 我看到很多参观者在社交平台分享说，在
馆里偶遇您亲自讲解。

吴静：（笑）我是“被迫”成了 1 号志愿者解说员。有
时候一场 4小时讲下来，体力脑力消耗巨大，几乎虚脱。但
我觉得，如果我不讲，观众可能 10 分钟就看完了，不了解
作品背后的故事，等于白看。我急切地想把我所知的一切
分享出去，让他们带着理解去看，感受会完全不同。

新闻晨报：最后，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您能穿越回
19 世纪见到罗丹，您会对他说什么？如果他也能看到今天
的您，您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吴静：他会对我说：“谢谢静。”感谢一个中国女性将
他的艺术带到中国，让更多人看见和研究。而我会对他说：
“谢谢罗丹。”谢谢他创造了如此震撼的艺术，滋养了后
世；也谢谢他的精神给我的勇气。罗丹不是天才，他考了三
次美院都没过，在当时是“学渣”。他 37 岁才完成《青铜
时代》，在那个年代已算“大器晚成”。他的许多政府订单
被否决，作品被贬为“垃圾”“怪物”（比如《巴尔扎克纪
念像》）。他要养家，承受着凡人的痛苦、迷茫和绝望。但他
坚持下来了。每当我感到艰难时，就会想起他。我想，我至
少基础比他好，更没有理由放弃。
这些作品一定活得比我长很多很多。对我来讲，我只

是暂时的拥有者而已。将来一定是要回归给这个社会的，所
以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我的使命是把这些不朽的作品集
中起来，收购下来，保存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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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罗丹艺术中心创始人吴静：

“让更多人看到这些真迹作品”
大概没有一个中国女性像她那样， 热爱罗丹，

懂得罗丹，收藏罗丹，传播罗丹。如果可以穿越时
空，当十九世纪的法国雕塑巨匠罗丹和二十一世纪
中国罗丹艺术中心创始人吴静相遇，她和他会说些
什么？“我想说：谢谢你，罗丹先生。我想，罗丹会说：
静，谢谢你！”

2026年情人节前夕，罗丹艺术中心，午后的阳
光在雕塑的肌理缓慢移动又转瞬即逝，雕塑仿佛被
唤醒了一样，听吴静向记者讲述了她自己———一个

生长在欧洲的中国女性，用家族三代人的财富收藏
罗丹散落在世界各地雕塑作品，把它们带回中国展
示的真实故事。在这里，留有罗丹指纹的泥塑《思想
者》 初稿、《青铜时代》《加莱义民》《巴尔扎克纪念
像》等 6 件作品为法国国宝级藏品，将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返回法国。


